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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鲁迅在《夏三虫》中，曾谈
到他对蚊子的厌恶：“蚊子便不
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
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
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
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
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
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在
鲁迅看来，蚊子之所以最令人
讨厌，不只因为它是吸血的害
虫，更因它吸血前还要哼哼一
通吸血有理的大道理，既伪善，
又奸诈。这，正是某些人的真实
写照。所以鲁迅又说：“人类，可
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

的确，有些人是很擅长这
种虚伪骗人的“哼哼”的，而“哼
哼”的腔调也五花八门。最近，
就有两大“哼哼”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笔者虽然寡闻，但也
想凑趣解读一番，看看他们“哼
哼”的是些什么货色！

其一曰：“维修性拆除”。
年初，北京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
“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惨遭拆
除。一时间，舆论哗然，质询声
四起。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东
城区文化委的大员们忙出来解
释：他们是在进行“维修性拆
除”……好一个“维修性拆除”！
这就像“杀死性治疗”一样荒唐
可笑。你既然要维修，总该有维
修对象。将故居全部拆除，维修
对象没有了，你还维修什么？退
一步说，即使故居真的腐朽不
堪、非拆不可的话，也应先对原
有构件进行编号登记，作出详
细记录，以便日后复原。然而这
一切都不曾进行，又怎样“维
修”？再说，梁、林故居不同于普
通建筑，几年前就曾引发媒体
论战和各级文保部门的极大关
注，并已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

物”。拆除这样重要的建筑，必
须先报文保部门批准。而梁、林
故居的拆除根本未经报批，属
违法拆除，所谓“维修性拆除”，
岂不是骗人的鬼话？！

其二曰：“活熊取胆没啥异
样挺舒服”。

梁、林故居被拆除的风波
未息，近日中药界又传出更为
离奇的“哼哼”：面对人们对“活

熊取胆”这一残忍行为的质疑，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忙跳
出来辩解说：“我曾亲眼见过活
熊取胆，感觉没什么异样，甚至
还挺舒服。”此论一出，立即招
来一片强烈的批评声。而笔者
听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
如此“舒服”，你这会长大人为
何不插根管子，让自己也“舒
服”一下？如果你不想“舒服”，
那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事实真
相，看看被取胆的活熊是如何

“舒服”的吧。这是 2007 年 9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从
养熊场抽取活熊胆汁看人的残
忍》一文中的一段描写———

“……从出生的时候开始，
它们就大多被禁锢在长 1 . 5 米、
高 0 . 5 米的铁笼子里，一天天长
大——— 直到铁条让它们不能再
长。它们不得不把脸紧贴在窄
小的方形食槽口上进食，铁栏
杆把它们的口鼻磨得到处是伤
疤。可即便这样，它们也终日吃
不饱，因为养熊场相信，饥饿、
口渴能分泌更多的胆汁……为
了防止它们因疼痛或者不适而
抓挠导管，养熊场还用上了一
种叫‘铁马甲’的刑具。2003 年，
当一只棕熊和一只杂交熊被从
天津一家养熊场解救出来，运
到救护中心时，工作人员见到
了传说中的铁马甲：坚硬的铁
片绕身一匝，它们的肋骨被牢
牢固定，一根长柄直抵喉头，它
们终日不能低头。这样的马甲，

这两只熊穿了整整 9 年……”
读了这段文字，每个有良

知的人都会伤心难过，对这样
残忍的行为义愤填膺！而这位
会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昧着
良心说假话，歪曲事实，造谣惑
众，其良心安在？诚信安在？

其实，强拆古建筑也好，活
熊取胆也好，都有强大的利益
杠杆在驱动着。当事人或其代
言人之所以要像蚊子那样“哼
哼”一番，无非是想用拙劣的谎
言欺骗舆论、掩人耳目，为自己
的丑行开脱，使自己的不法行
为“合法化”。用鲁迅的话说，就
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
一点，明眼人都能看穿。可是，
为什么这些人常能如愿以偿，
其违规之举得不到有效制止
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
法律不健全，公权部门不作为。
试想，如果文物保护法能更健
全一些，执法部门能严格执法，
梁、林故居如何会被轻易拆除？
同样，如果世界上一百多个国
家都已建立的动物保护法在我
国也能建立起来，并能切实贯
彻执行，那么像活熊取胆这样
残害动物的事业又如何能存在
下去？至于权力的黑手暗地撑
腰，权钱之间私下交易，也是这
类坏事得不到制止、某些人敢
于“闯红灯”的原因之一。因此，
要消除“哼哼”声掩盖的丑行，

“把权力关进笼子”也是十分必
要的。

最先提出疑问的不是我，
是读大二的女儿。那天她翻着
一本诗歌杂志，嘴里禁不住嘟
哝着：“不是说押韵是诗歌的基
本特征吗，怎么这些诗……”

我没有回声，伸手要过那
本杂志，发现上面的头题二题
都是竖排的短句，没有一句是
押韵的。联想到前段时间读过
的几篇诗歌评论，文中引用的
所谓“妙句”也全是这一类句
子，疑问也就成了我的，并且被
带上了全国作代会。

那是在北京饭店的电梯
上，当有人介绍一位诗人时，我
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疑问。诗
人回答得很干脆，说：“新诗从
来就不押韵。”

怎么可能呢？记忆中的新
诗，从胡适的《鸽子》到郭沫若
的《天上的市街》、徐志摩的《再
别康桥》，从臧克家的《老马》、
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到贺
敬之的《回延安》、余光中的《乡
愁》，都是押韵的，只是那韵押
得不是那么严格罢了。我有心
提出异议，但我所在的 17 层到
了，只好摆摆手告别了事。

第二天大会，我与一位颇
有名气的西部诗人坐到一起，

我又把疑问提到他的面前。他
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写古体诗
的吧？”

不等我回答又说：“新诗追
求的是内在的韵律。”

我明白他的意思，却并不认
同只有写古体诗的人才重视押
韵和只有新诗才追求内在韵律
的观点。因为我知道，不少好的
散文和小说作者，都是把追求语
言的音韵美和节奏美视为目标
的 。至 于 我 个 人 不 仅 写古体
诗——— 新古体诗，也同样写过新
诗——— 当然是押韵的新诗了。

我把两次请教的情况说给
山东两位代表听，没想到他们
跟我一样不以为然：“诗不押韵
还叫诗吗？”

“就是叫诗有多少人会读呢？”
“有人说外国诗歌不押韵，那

其实是翻译上的问题，是误读。”
“泰戈尔的诗不押韵，可通

篇都是诗的节奏、音韵和意境，
与咱们的新诗完全是两码事
儿……”

从北京回来，一次诗人聚
会，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立刻得到了几位在场的新
诗作者的赞同：

“新诗当然得押韵，只要别

刻意就行。”
“说从心灵里流出的都是

诗没有错，但你押韵和不押韵
效果是不一样的。”

“该不该押韵应该以读者
的欣赏习惯和要求为标准，没
有音韵美、节奏美，人家为什么
要读诗？这应该是常识才对。”

“现在新诗的读者越来越
少，古体诗的读者反而越来越
多，这跟押不押韵和有没有音

韵 美 、节 奏 美 绝 对 是 分 不 开
的……”

由此我得出结论，主张新诗
不押韵的只是一部分作者，更多
的新诗作者还是赞同押韵的；而
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押韵，新诗
的上帝也就是众多读者的离去
确是难以避免的，新诗所面临的
困境也只能日渐不堪。

接下来便是胶东之行了。
那是为了参加一次作家们的书
画活动，活动中我对当地一位
小有成就的女诗人说起了我的
探讨和看法。她听后说：“也真
是，经常觉得自己是在写一些
有意断开的句子，可有时想押
韵又觉得太麻烦、太费脑子。”

我说：“写诗是创作性劳动，
怕麻烦和费脑子怎么行呢？”

她说：“你说得对，可现在
不押韵的诗最时尚，很多报刊
和评论、评奖推崇的都是这类
作品，你让我们怎么着呢？”

话到这儿，我便无言以对了。
据实而论，我算不上诗人，

可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和关心
文学发展的人，我真心希望大
家都能够来关注和回答这个也
许不算太小的问题：

新诗为什么不押韵？

一百多年前，法国巴黎的规划建设者
乔治·尤金·奥斯曼用 18 年时间建起富
丽、精美、典雅的巴黎市。从城市建筑学、
美学的角度讲，巴黎市的市政建设是举世
公认的典范，直至今天，世界各国还在学
习、效仿，但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
讲，巴黎市的城建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老巴黎市虽然破旧不堪，但它为下层
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场所和就业机会，
私搭乱建的街道成为下层百姓赖以生存
的空间。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毁掉了大
量简易的就业空间，大批工人、手工业
者、小业主、小商贩失去了就业机会。奥
斯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追求城市的品
位，追求城市的典雅、精美，而忽视了百
姓的生计问题。在他的城建图纸上，没有
为那些穷人留出应有的生存空间。他在
为豪华大厦奠基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
的社会仇恨。在那些整洁、美观的大街
上，一排排新建的楼房价格昂贵，下层市
民难以企及。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加剧
了贫富分化。下层百姓望着寸土寸金的黄
金地段，望着新崛起的富丽堂皇的建筑，
找不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心中产生了失望
和愤恨。

由此，就在那浪漫时尚、精美如画、
刚刚竣工的大街上，爆发了惊天动地的
无产者革命——— 巴黎公社起义。穷人和
富人，在崭新亮丽的街道上激烈对抗、拼
死搏杀。有人把那场大厮杀归咎于建设
新古典主义巴黎的功臣——— 奥斯曼。这
种观点不无道理。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阶段，阶级矛盾固然是尖锐的，而巴黎市
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又加剧了矛盾冲突，
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血与火的教训令后来的巴黎统治者
清醒了许多，在此后的城市建设与管理
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和补救措施，为
下层市民提供了比较宽松的就业和增收
空间，促进了街市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一是允许市民在塞纳河上经营风格
各异的水上餐馆、宾馆和游船。塞纳河及
两岸是世界著名的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
风景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络绎不绝，
巴黎市管理者利用这一优势，把居民就
业扩充到极致。在塞纳河上，停泊和游荡
着数千艘风格各异的船只，既有停泊在
岸边的餐饮船、水上宾馆，又有游荡在河
中心的游艇，还有私人休闲娱乐船只。到
了夜晚，岸灯船灯交相辉映，河面流光溢
彩。各国游人在流连忘返时，不自觉地加
大了消费量，为巴黎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有关资料估计，水上产业(包括关联产业)

带动了 5 万多人就业。二是允许市民在
塞纳河堤上开设书摊。塞纳河两岸是著
名的古典建筑群和一些重要的国家机
构，包括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奥赛博物
馆、总统府、大法院、国会、外交部等古典
建筑和机构，是品位高雅的景区和行政
办公区。然而，就在品位高雅的区域内，
允许摆“铁皮摊儿”。在塞纳河两岸的混
凝土坝墙上，安装着一组组大铁皮柜子，
撑开柜子盖，就成了书报亭，里面琳琅满
目，全是书、画、报刊和工艺品。这就是巴
黎著名的河畔书市，无数书刊和美术作
品从这里流向世界。三是允许沿街住宅
改造成店铺。当年，奥斯曼在主干大街上
规划建设了一批大型百货商店、高档精
品屋、高档酒店，而在一些小街巷里则缺
乏小型商铺、小酒吧、小餐馆，就业空间
不足。后来，巴黎市管理者允许小街巷里
的住宅楼开设小商铺、小酒吧、小餐馆，
极大地拓展了就业空间和增收空间。

当前，中国的城市在模仿外国所谓
“现代化建筑”，都忙于打造“CBD”，把充
满商机的地段卖给开发商，建成了豪华
写字楼、豪华大商场、豪华住宅、豪华店
铺、豪华宾馆、豪华娱乐场所。中国城市
表面上的豪华壮丽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
过了欧美的城市。宽敞典雅的街道、壮丽
的广场、碧绿的草地，一派整洁亮丽，但
这都是不允许摆摊儿的地方。这不能不
说是城管与商贩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座城市不能只考虑富人的生活，
如果缺乏低档市场(包括便民市场、农贸
市场、跳蚤市场、小吃街、小摊点儿、大排
档等)，城市功能就不完善。高低档搭配，
穷人富人统筹兼顾，城市功能才完善，社
会才和谐稳定。我们的城市在打造
CBD 的同时，也应借鉴巴黎的“补救”
措施，多为下层百姓提供就业空间。

塞纳河畔

看“城管”

生活直击

□乾坤夜话

“哼哼”声中识谎言

热辣评论 □戴永夏

当事人或其代言人之所以要像蚊子那样“哼哼”一番，无非是想用拙劣的谎言欺骗舆
论、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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